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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奇特的老人

他的出现，宛如忽然吹进

的一阵风。

“先生，有一个姓松尾的人

要见您”

听到女办事员的请示，正

在为上午将进行的审判作预先

调查的相马达雄律师抬头看了

一眼墙上的挂钟，时针指在上

分时 。再过 分钟后午 ，

相马必须到大阪地方法院民事

三部的法庭，就不动产的限界

第一章



第 2 页

划定所产生的纠纷事件进行辩护。

“我不认识这个人，现在忙得很，能否请他下次再说。”

“他说是甲斐先生介绍来的”

“是甲斐先生的介绍⋯⋯”

相马想起了大约在一周前，堺市日日新闻报社的甲斐

乡曾经打来过一个电话，说了这样一件事。

“有一个叫作松尾的很古怪的老头儿时常到我的事务

所来，我可真是没有办法啦。这个人好象是在很早以前因

强奸妇女而被判有罪，并被迫服了刑。可是，本人一直坚

持说没有做那件事，恐怕是想说那是一件冤案吧。可我们

既不是法律方面的内行，对其人所说的事也听不太明白。”

甲斐的话显得多少有些滑稽又无可奈何。

“他说到我们报社来之前，也去过各处的大报社。不过，

好象到哪儿也没有人理睬。这也难怪，这个人究竟在说些

什么也搞不太清楚。即便是去了大报社的传达室，可由于

不知道该去哪个部门，不也是束手无策吗？当然，在这点

上，要是象我们这样的小报社，也许还⋯⋯。”

甲斐好象在自嘲一样地一边笑着，一边说。

市以南地区的大阪堺市日日新闻，是向堺 府内发行的

地方日报，发行量约一万份。说是个报社，可办公室只有

一间房子，除去社长甲斐，职员总共才有五、六名。要是

在门口大声说话，那就可以将谈话内容传达到社长手下的

所有职员。甲斐是想说，这个老人恐怕也是认为这样的报

社容易打交道。

“已经到我这里来过五、六次了。看他整个身心都投入

到这件事中来了，有些令人怜悯。可是，虽说如此，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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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不能为他做些什么。先生，我让他去您那里，请您略微

听他说几句，拜托了。”

甲斐在出版报纸之前，曾任大阪府美容师协会的事务

局长，相马则任该美容协会的法律顾问，两人的交往已近

年之久。

正值繁忙之际，受托如此麻烦之事，很是为难。但若

受托于老熟人甲斐，相马也就不好推辞了。于是，相马就

以很轻松的语气说“：那就让他在方便的时候过来吧。”就

这样答应了这件事。

然而，相马并没有那么认真地去听甲斐讲的事，而且，

称作松尾的老人也没来联系过，所以，相马早把这个人忘

得一干二净了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当此人出现时，相马竞不

知如何是好了。虽说是甲斐介绍来的，但事前没有任何联

系就突然跑来，也还是不太合适的。

倘若以为无论什么时候去律师事务所，律师都会接待

自己的话，那可是大错特错了。初出茅庐的律师暂且不论，

一般的律师每日纳入预定计划的工作都要有三、四件，不

可能随时接待突然的来访者。要想到律师事务所委托案件，

要事先用电话办理预约，这是常识。

相马达雄在当时，正是一个走红的律师，仪表精悍，年

岁，尚仅 处于年富力强之时，且又善于雄辩，因而颇受

注目。作为律师来说，此时正是走向顶峰，而工作也到了

最忙的时期。

“先生，您看怎么办，是让他回去吗？”

因为和甲斐有约在先，所以相马决定先见一面再说。可

是，当见到被介绍来的老人时，相马竟有些呆住了。但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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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老人身着土黄色的工作服，脚上穿着木屐，手中拎着

在小零售商店购物时给的白色塑料方便袋。后来才知道，那

袋子里面装的是牛奶和面包。花白的头发，剪成小光头，前

额部分已变得稀疏了。身高约 米，白皙而削瘦，衣服

显得肥大不合体。

就是这么一付打扮的小老头儿，咔哒、咔哒地拖着木

屐，一边悠荡着塑料方便袋一边象随着微风飘动的气球一

样缓慢地移动着出现在相马的面前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老人的服装不好，没有必要为了拜访

律师事务所而从头到脚西装革履的。但是，委托人中的大

部分还是身着较庄重的服装而来。要是来委托比较麻烦的

事件时，就更是如此了。

而使相马感到困惑的还不仅如此。刚一进门，老头儿

就开始毫无条理地说起来。

“先生，我什么都没干呀。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，就连

警察，连法院都该知道的嘛。是那女孩子在撒谎。”

老头儿开始反来复去地重复着这些话。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突然说些没头没脑的话，不是要

把我搞糊涂了吗？”

相马打断了老头儿的话。

“说没干，你究竟没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。我什么都没有干，所以肯定是

无罪的。”

“所以呀，你没有干什么事啊？”

“我没有干调戏女孩子那种事嘛。”

好象是甲斐说过的那件强奸妇女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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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么，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”

“好早以前啦。”

“说好早以前是无法叫人明白的啊，是发生在何时、何

地的事件呢？”

年（ 年），在熊本“昭和 县，叫作小川街的地方。

我什么都没有干，却被当作了犯人。”

老人竟是在诉说几十年前发生在九州农村的一个事

件。

然而，令人感到奇异的是，他讲话的声音并没有象在

诉说一身清白时所应有的那种坚实、强烈的振荡。既不是

高声大嗓，却也不是低声叽咕。就象他行动时慢慢悠悠一

样，老人说话的声音也有点慢慢吞吞，从容不迫。

来找辩护律师商谈的人中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有人介

绍的。依靠电话簿查询而来的所谓“不速之客”的这种委

托人，在律师事务所是受到戒备的。即使委托，多数情况

下也会被拒绝。理由是因为来历不明之人，案件结束后无

法保障可以获得报酬。实际上，也的确有结束案件后，不

付报酬便逃之夭夭的不负责任的委托人。律师这行工作，也

是要成立事务所，雇用几名工作人员，发工资，并在此基

础之上进行营利的事业。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是一付笑脸。

出现在相马面前的这个老人，也是律师事务所很讨厌

的人物。虽然说是有人介绍，但是看一下老人的服装就可

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是拿不出费用的。并且，最令人头痛

的是，老人净说些不完整的只言片语，搞不清楚究竟在说

些什么。

如果说是被送进了监狱的话，就应该有审判记录及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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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书。若是主动向律师提出请求帮助的话，首先要将这些

材料全部带来提供给律师，这恐怕是常识吧。可是这个老

人呢，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“我没干”。光是单纯地诉苦，

无论听多少遍，如果没有具体的东西，律师也不可能为求

助者做任何事情。

已经快到审判时间了，相马不能再继续陪着他进行这

种无休止的谈话了。

“抱欠啦，松尾先生，我现在很忙啊，下次我再慢慢听

你讲好不好？”

相马没有顾忌老人，匆匆地准备离开事务所。当相马

回过头来时，又是一个目瞪口呆。老人并没有显露出似乎

特别遗憾的表情，而是笑咪咪地在目送着相马，那简直是

一张孩子般无忧无虑的笑脸。相马不知为什么竟感到有些

泄气。

二 意想不到的人

相马一边懊悔着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，一边匆匆地向

大阪地方法院赶去。相马的事务所设置在位于法院后面一

条街的 大楼里，到法院去用不了五分钟。此处如今已改

了地名，叫大阪市北区西天满，昭和 年（ 年）以前，

叫作真砂街。后面的那条街也起名叫作真砂路。

真砂街有无数的法律事务所。大阪约有律师一千八百

名，而其中近百分之九十九都集中在这附近。几乎可以说，

在接近审判开始时间的上午 点时，从这一地区的大楼中

匆匆出来的人们基本上都是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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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处理完两件案子的审判后，相马于中午回到了律

师事务所。他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与众不同的老人。虽然

稍稍有些怪，但却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头儿。

然而，当相马推开事务所的门时，竟然发现那个老人

怎么还在这儿啊！老人坐在事务所角落的沙发上，从前面

提到过的那个塑料方便袋中取出面包，闭嘴嚼着吃呢。自

带饭盒来法律事务所的委托人，这可是头一个。

“怎么回事，松尾先生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呀？”
”

“啊

老人用慢慢悠悠的声音答过之后，抿嘴笑了。因为老

人看上去很老实，所以好象是办事员们没有管他，随他便

了。

尽管回到了事务所，但相马仅仅是吃午饭，还必须马

上去参加下一个审判。没有办法，相马决定一边吃午饭一

边听老人讲。可是老人依旧只是重复着“我没干”。

“我已经到时间了，松尾先生，改日再从头谈吧！”

老人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，却没有显出要回走的架势。

就这样，相马再一次撇下老人，离开了事务所。在去 市

法院的路上，相马边走边不知不觉地考虑起来。坦率地讲，

甲斐把那个老人交接给了自己，岂不是松了一口气吗？

傍晚，当相马回到事务所时，不出所料，老人还等在

那里呢。当他看到相马回来时，脸上现出了笑容。老人是

想请相马听他的讲述而一直等待着相马的归来。这么长时

间坐在事务所不走的委托人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。相马为

这一过分的意外而笑了起来。

昭和 年）年（ 月，这是相马达雄与松尾政夫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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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初次会面。相马把松尾看作是已年逾七旬的老人，可实

岁。包际上，当时松尾年仅 括年龄在内，无论哪一点，

对于相马来说，松尾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。

三 上 班

相马的惊讶并不只是这一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第二天，第

三天松尾也照旧来到了事务所。相马并没有约他来，而是

每天他自己随便地不招自来。

到这儿来时，松尾总是与初次见面时相同的打扮。身

着工作服，脚下穿着木屐，手里悠悠荡荡地拎着装了面包

和牛奶的方便袋。松尾无论去哪里都是这么一副样子，原

本就不是那种讲究体面的人，并且也没有讲究体面的那份

钱。

自带面包和牛奶当午餐，也是因为不想去餐馆花那些

没用的钱。对于依靠夫妇二 万日元左右的人每月仅有的

退休金维持生活的松尾来说，一天能自由支配的钱，只有

为了去相马的事务所而支付的七、八百日元左右的交通费

而已。

松尾居住的地方在大阪府的西南 市南部的，是毗邻堺

高石市内的一所公寓。高石市是大阪市的卫星城，松尾居

住的公寓所在地南海电力铁路高师浜线伽罗桥站的周围，

是一个典型的高级住宅区。在清静的住宅区内，有一幢非

常显眼的建筑物，这就是松尾所居住的破旧的公寓。从这

个公寓的外观上看，似乎马上就要倒塌了，与周围的景致

形成极大的反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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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坐高师浜线电车，从伽罗桥到羽衣站，再换乘南海

本 分钟。从那里乘坐地铁御堂筋线到线到难埸站用不了

淀 分钟。然后走出地铁站，朝大阪市政厅方向屋桥站就

略走几步，就可以看到法院了。还可以在羽衣站乘坐不远

处 线，从东羽衣站到凤站，再乘阪和线到天王寺，换的

乘大阪环形线到大阪站，也就用 分钟左右。包括步行的

时 于法院后面的相马律间在内，一个小时之内即可到达

师事务所。从松尾每日“上班”所花费的时间来看，事务

所可以说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范围内。

奇怪的是，尽管松尾每天不招自来，可相马事务所的

人却没有一人表示不满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找不出由于松尾

每天呆在事务所而会感到为难的理由。

事务所总是有很多人出出进进，即使增加这么个老人，

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而且松尾比较安分守己，只是静静

地坐在位于角落的椅子上，所以不会妨碍工作。松尾的衣

服似乎是有些寒酸，但总是比较整洁，就象刚刚洗过似的，

不会给人不快的感觉。加之一到了中午，就取出面包来啃

的这么一个小老头儿的样子，显得那么悠闲，甚至使人感

到很有趣。

松尾即使一直呆在事务所，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协调的

感觉。若是领带打得整整齐齐，摆出一付好象很了不起的

面孔的人每日必到的话，就会给人一种以势压人的感觉，恐

怕相马和事务所的人都会讨厌的。但是，不讲究外表的松

尾，打扮自然，又总是笑眯眯的，完全无需对其费心劳神。

松尾在这里就象是理所当然的一样。

虽说是每日必到，但并不是说死皮赖脸。松尾是朴实、



第 10 页

单纯的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有着孩子一样的性格。也许缺

少些社会上的那种常识，但却没有世俗的令人讨厌之处。飘

飘忽忽，宛如微风一样。

话虽如此，可要是谈到松尾来相马事务所要做的事，照

例只是诉说自己的一身清白。松尾讲的永远是同样的话：

“我什么都没干啊！”

既不具体地说明事件的背景，也不说希望为他做些什

么，仅仅是翻来复去地说什么都没干。

结果，松尾对于所谓的律师是什么，这些人做些什么

工作都一概不知。只是单纯地认为只要对相马诉说自己的

一身清白，就会给自己解决问题。因此，就不厌其烦地一

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话。

令人奇怪的事还有一桩。松尾根本就不担心请辩护律

师所需费用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，和律师商谈时最放在心

上的，恐怕就是费用的问题吧。尤其是初次聘请律师的人，

首先要问好需要多少费用，然后再委托案件。

可是轮到松尾，却完全没有那种担心。相马以为他很

快就会提出费用的问题的，然而松尾却一直没有主动谈及

这个问题，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要付钱的样子。

“我和国家公务员不一样，与从国家领取工资的人是不

同的。”

尽管相马试探着那样说过，可是松尾却全然不加以理

会。是不是连同律师商谈需要付报酬这个常识都不知道呢？

或许是由于松尾满脑袋装的都是诉说自己冤枉的这件事而

不能够考虑到那么多的缘故吧。不管怎样，对于依靠退休

金仔仔细细过日子的松尾来说，经济上是完全没有富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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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如果担心请律师所需费用的话，就无论如何也不可

能一天不落地往相马的事务所跑。

四 孤 军 作 战

尽管松尾每天到事务所来，但却不一定能够见到非常

繁忙的相马，也经常相错而过。

“松尾，怎么样啊，身体好吗？”
”

“啊

顶多只打一句这样的招呼，一天就结束了的情况也是

常有的。

尽管如此，相马回到事务所来稍有一点余暇，就听松

尾讲述。可以说，这种情形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。因为松

尾不付费用，所以也就不是正式的委托人。但是由于这个

性格好且很有意思的老人每日不间断地到这里来，相马也

渐渐地对他产生同情，并开始听其讲述了。也许可以说，是

相马适应了松尾的节奏。

因此，从真正的意义上说，并不是律师听委托人讲情

况，而是一种接近于闲谈的情形。相马也时常请客，一边

吃午饭一边听老人说。

请客的时候，松尾也表现得极具有个人的特色。到后

来，他们二人在一起用餐已不计其数，但要说在餐厅点的

饭菜，那却一直是固定的那一种。

“吃点儿什么？”

相马边看菜单边问。

“油豆腐葱丝清汤面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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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吃点高级一些的东西怎么样啊，吃汉堡牛肉饼吗？”

“面条就可以了”

总是油豆腐葱丝清汤面，或者是咖喱饭。去餐厅是有

许多更好吃一些的饭菜的，而对松尾来说，好象没有看到

那些东西一样。这倒不是因为相马请客便有所客气，而是

自然而然养成的一种勤俭节约的习惯。

相马最初是轻松地听着松尾讲述的。松尾的动作和讲

话都极慢，被他的气氛所感染，致使相马也在不知不觉中

变得悠闲起来。然而，随着将从松尾口中吐出的毫无条理

的语言连结捋顺，相马开始一点一点地意识到了松尾所走

过来的人生道路的严峻。松尾一向飘飘悠悠，无忧无虑，是

个不使人抱有戒心的那种人物。但是他本人至今为止，从

人们或者说从这个社会所得到的待遇却是过于残酷了。

年 年昭和 ） 月（ 日晚上 点 分左右，

在熊本县益城郡小川街的砂河土堤坝上发生了一起强奸妇

女案，而松尾政夫则因这一罪名被起诉进了法庭。松尾坚

持说冤枉，但无论是警察还是法院都置之不理，认定其有

年徒刑。仅仅以罪，松尾于是被判了 因为警方说“可以

放你回家”，松尾才做出的一时的坦白，以及受害人的“那

个人就是犯人”这一证词为凭据，松尾便被判为有罪之人。

年刑期结束，从福井监狱出来的松尾，此后就始终在

不停地诉说着冤枉。可是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听听松尾

那悲痛的呼喊。在同相马相遇前的二十几年间，松尾走访

的律师多得不计其数，然而都因事件发生的地点太远及事

件过于陈旧等理由回绝了。也有的让松尾拿出新的证据来，

可是所谓新的证据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对于没有多少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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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松尾来说，是无法弄清楚的。

松尾也多次去过法院、警察署、报社等处，但是都未

被当回事。也去找过控告他的那个受害者，并寻找过严历

审讯过自己的刑警。他所想到的地方都去过了，申述自己

的冤枉：“我没有干”。尽管如此，却没有任何人来帮助过

他，甚至就连律师协会及人权保护委员会都不愿听一听他

的声音。还有的人显出讨厌的表情说：“怪老头儿又来了”。

这个社会对松尾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冷酷无情。

一桩冤案的解决总是离不开声援团的。然而，对于松

尾来说，连这样的伙伴也没有。他始终是孤独的一个人，依

靠独自的力量，不停地进行着毫无成效的战斗。

为什么没有人来听松尾的诉说呢？是因为松尾没有文

化吗？是因为他没有钱吗？是因为总是穿着寒酸的衣服吗？

是因为说话没有水平吗？还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

层的穷人的关系呢？哪怕是有一个人来认真地听一听松尾

的诉说不也是好的吗？相马不知不觉地开始认真地听起了

松尾的讲述。

五 书 信

使相马为之动情的主要因素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，这

就是寄来的无数封书信。

年年（松尾从昭和 ） 月开始频繁地往来于相

马的律师事务所。可是与此同时，又不停地隔二、三天左

右就寄来一封厚厚的信。尽管几乎每天都与相马见面、谈

话，却依旧寄信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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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信的数 年间，松尾寄给量非常庞大。在那以后的

相马的信达到一千多封。用纸箱装，可以富富裕裕地装上

十箱。

松尾坚持不懈地书写如此大量的信件这种热情，着实

令人钦佩。可是，书信本 简直是糟身却实在是不成体统，

糕透了。无论怎样读，也读不明白究竟写着一些什么东西。

不仅是写的字难懂，语法不通，文章也是词不达意，乱七

八糟，全是一些好象有意拒绝他人阅读的书信。

如果向人们诉说自己是无罪的，那么话就最好是说得

高明一些。恰到好处地选择语言，详细地说明自己没有犯

罪的理由和事实，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同情。然而，松尾

做的却与此正相反。松尾终生也没有能够将自己的冤情有

理有据地说清楚过，仅仅是不断地说“我没干”。

松尾写的信也与此相同，无论是哪一封信，都看不明

白其究竟写了些什么。结果所有的信都只是在说“我没

干”。

尽管经常与相马见面，却不知松尾因何缘故还要连续

不断地寄来大量的信件。有一次，当相马问其原因时，松

尾只是微微一笑，什么也没有回答。

也许松尾是这样想的，只是见面诉说自己的清白还不

够，除了口头诉说以外，还必须用书信来申诉自己是冤枉

的这一事实，否则，相马是不会行动的。

其实，松尾不只是给相马发信，也给曾多次走访，不

停地向其申诉冤枉的法院、检察院、警察署、律师协会、人

权保护委员会，报社等处写了相当数量的信。

年（ 年），熊本地方法院的书记官曾经对昭和



第 15 页

相马发牢骚说：“先生，能否请您阻止松尾先生继续写信来

呢？法官为读这些信，可是吃尽了苦头”。法院必须保管与

案件有关的所有信件，并且，法官有义务要将这些案件大

致过一下目。

不过，尽管发发牢骚，能打开信封读一下还算是不错

的。松尾寄给法院以外其它方面的信，多半只是收到后说

一句“荒唐的信又寄来了”，便读也不读就扔进了垃圾桶。

那种信，写与不写都一样。当然，有那种向社会乱寄信的

疯子，但是松尾并没有那种嗜好。只具有小学中途退学这

种文化程度的松尾，是不擅长写文章的。直至遭遇这一事

件之前，几乎没有写过象样的信。如果喜欢写信的话，至

少应当把信写得再稍微认真、规整一些。

松尾不讲究自己的衣着，信也是以松尾特有的那种风

格来写的。他的信不写在整齐的便笺上，而是使用一些大

小不一的笔记本纸或市面上销售的草稿纸等。而且，也不

按线格写，拙劣的大字密密麻麻地一直写到纸的边角。页

数也多，一回就写 页。为了使人看上去象个正式的

文件，修改之处都郑重地盖上了印章。松尾甚至在自己认

为重要的文字下面用红笔画上了线。

年松尾在昭和 （ 年） 月 日寄到相马事务

所的信中，将“无事实根据”“理由”“否认”“坦白”“确

认”“追究”“宗旨书”“合谋”“脸色苍白”“强制”“分

歧”“强硬”“吵架姿态”“作证”“供述”等词句下面都划

上了红线。其中划着红线的“追究”二字，在这封信中就

出现了 处。由于文章乱七八糟，所以读它的人根本弄不

懂这些词句是由于什么理由被使用的，为什么被划上了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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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。

然而，在这些奇特的书信中大量出现的“追究”这一

词句，才正是松尾人生的写照。

相马曾经问过与松尾同居但未正式结婚的妻子清水久

惠，松尾每天在家里做些什么，当时久惠潸然泪下说道：

“松尾只是一味地写信”。

六 小人物的志气

松尾究竟为何而奋斗的呢？

大多数的冤案都是杀人案。因此，被判处的刑罚也都

年）是最重的。例如象免田事件（ 就是因抢劫杀人罪

而判处死 年）也是因抢劫杀人罪而刑；财田川事件（

年）还是被判处死刑；岛田事件（ 因强奸致伤、杀人

罪而被判了极刑的。因此，这些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人为了

平反昭雪而进行的活动、以及他们的声援者也都不能不孤

注一掷，奋力而战。

可是，松尾的情况却与其它案子有很大的不同。有期

徒刑 年，这作为冤案是属于犯罪很轻的。并且，在 年

前已经刑满释放了。在松尾初次拜访相马事务所的昭和

年（ 年），可以说在大阪无一人知道熊本的乡下曾经发

生过那样一个事件。在城市的一个角落，谨慎地过着领取

退休金生活的老人，有谁会去理会他从前的经历呢？

说起来，事到如今还去翻腾从前的旧事，这对于象松

尾这样的老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恐怕绝不会领到勋章

的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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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已经过去的事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，把它忘了吧！你就

当作从来没有过这件事。”

这样的劝慰松尾已经听过许多次了，相马也对松尾说

过同样的话。

“如果你不再倾注全力去干这件事，而是好好待久惠，

过点儿有情趣的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松尾听后略显出一些悲伤之色说道：

“先生，我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干呀”

松尾至今到底向人们诉说过多少次“没干”这句话呢？

年间，这句话他肯在这 定不断地说过几十万次，不！几

百万次，几千万次。可是，尽管他如此不停地说，却没有

一个人认真地来对待过这件事。这种懊悔是不是唯有他自

己才能知道呢？松尾这种如同无底深渊一样的孤独就在于

此。

松尾是一个不发任何牢骚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

百姓，除了老老实实地干活以外，其它什么事都没有做过。

在松尾的一生中，从未想过要去反抗社会之类的事。久惠

说，松尾是个懦弱者，唯有一点可取之处，就是老实正派。

可是，即便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人，也是有他的志气的。松

尾肯定是每天在心中发着誓：“决不能就这样忍气吞声！”

可以想象，如此不屈不挠地鸣冤叫屈，那么对于使自

己陷入这般境地的人们的憎恨，将会无限地膨胀。然而，松

尾却并不憎恨与事件有关的那些人，相马从松尾那从未听

到过一句憎恨的话。这一点，也只有松尾才做得出。

“我绝不会允许的！”

松尾有时候也以少有的强硬语气来申诉一下。每当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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